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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王之印”实证文献
记载

1956 年 11 月的一天，在云南晋
宁石寨山古墓群 6 号墓坑进行发掘的
云南省考古工作人员，突然发出一阵
欢呼。一枚金质印章混杂在漆棺底部
残片中，显得格外耀眼，“滇王之
印”4 个典型汉篆清晰地映入考古队

员眼中。
多年以后，这一天发生的事仍留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人们甚至清楚地
记得，当时主持发掘工作的孙太初先
生让人买了两条大鲤鱼，晚上大家吃
了一顿鲤鱼“庆功宴”。

《史 记 · 西 南 夷 列 传》 记 载 ，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
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元封
二年 （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发巴
蜀兵，击灭与古滇“同姓相扶”的
劳浸、靡莫，兵临滇国。滇王被汉
朝的强盛所震慑，举国降。司马迁
这样写道：“滇王始首善，以故弗
诛”，并“请置吏入朝”。汉武帝遂
在滇国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
滇王依旧掌管此地，“复长其民”。
这 是 汉 朝 中 央 对 云 南 羁 縻 统 治 的
开始。

随着“滇王之印”这枚小小印
章的出土，历来只见于典籍中的滇
国、滇王生动起来。纸上地下，“滇
王之印”可证 《史记·西南夷列传》
中关于“滇”的记载为信史，石寨

山 也 被 认 定 为 “ 滇 王 及 其 亲 族 的
墓地”。

滇王之印通高 2.7 厘米、边长 2.4
厘米，纯金打制，重约 90 克；四个
汉篆印文阴刻，钮和印之间有焊接痕
迹，笔画拐弯处有錾刻痕，印身四边
完整无损。

“滇王之印”背面是一条刻有鳞
纹、身体盘曲的蟠蛇。蟠蛇蛇头昂
起，目光炯炯，似乎在宣示着墓主人
一代滇王的无上权威，又似乎刚刚从
一场漫长的冬眠中惊醒，警惕地打量
着这个世界。

印 钮 用 蟠 蛇 ， 和 古 滇 人 崇 蛇 、
祭 蛇 的 文 化 有 关 ， 蕴 含 着 边 疆 地
区 的 独 特 文 化 表 达 。 蛇 作 为 一 种
特 殊 的 文 化 象 征 符 号 ， 在 古 滇 时
期 青 铜 器 中 较 为 常 见 。 石 寨 山 1
号 墓 出 土 的 西 汉 杀 人 祭 柱 场 面 铜
贮 贝 器 ， 表 柱 上 盘 绕 着 两 条 威 武
的 巨 蛇 ； 12 号 墓 出 土 的 西 汉 诅 盟
场 面 铜 贮 贝 器 ， 表 柱 上 同 样 雕 有
正 在 张 口 吞 食 人 的 巨 蛇 场 面 。 江
川 李 家 山 墓 出 土 的 剽 牛 祭 祀 铜 扣
饰 ， 下 方 二 蛇 盘 绕 ， 一 条 蛇 咬 住
缚 牛 的 绳 子 ， 另 一 条 蛇 头 上 落 有
一蛙。

蛇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滇中的出土
文物中，蛇形镂空器、鸟衔蛇杖头铜
饰、蛇柄铜剑、蛇形剑鞘、蛇铜戈
等。古滇人对蛇由畏生敬，在不同的
器物和场景中，蛇体现出不同的含
义，它是神力的象征，是沟通天地的
圣物，蕴含着古滇人万物有灵的信仰
和寄托。

根据学者们对出土汉印的研究，
“滇王之印”的形制符合 《汉旧仪》
秩官钮制。其印文中不见“汉”“归
义”字样，既符合内臣列侯印章的规
格、印文由“印”字组合，又略去外
臣印章规格中的“汉”字，表明滇王
是汉内臣。

这枚寸许见方的金印，为揭开古
滇国面纱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是目

前所知云南隶属于汉朝中央的最早
证明。

“滇王之印”的出土，可以确定
石寨山 6 号墓是一代滇王的墓地。又
因“滇王之印”随葬，人们一度推断
6 号墓所葬的可能就是末代滇王。不
过，这一论断很快被河泊所遗址出土
的“滇王相印”等封泥推翻。人们从

“滇王之印”的“王”字三横上密下
疏，而封泥“滇王相印”的“王”字
三横均分，结合汉字的书写演变轨
迹，推断出“滇王相印”应晚于“滇
王之印”，说明“滇王之印”随葬
后，仍有另一代滇王在世。这样一
来，6 号墓埋葬的未必是末代滇王。
文物中的小细节，为历史提供了另一
种解读方向。

2000 多年前，一代滇王带着生
前 的 荣 华 在 这 里 入 梦 ，“ 滇 王 之
印”和众多象征地位和财富的青铜
器一同折叠进历史的深处。如今的
石寨山遗址已经回填，沿着栈道登
顶 向 西 眺 望 ， 滇 池 、 西 山 一 览 无
余。旁边的 6 号墓青草丛生，看起

来平平无奇。

揭秘河泊所遗址“一址
双城”身份

石寨山遗址往西南 700 多米，是
滇池南岸昆明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
村。宁静的村庄和这片种满经济作物
的红土地，埋藏着益州郡郡治和古滇
国都邑“一址双城”的治理秘密。

河泊所遗址早在 1958 年就已发
现，因主要发现古螺丝壳堆叠，一
度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半个世纪后的 2014 年，云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该遗址重新调勘
发掘，探寻滇文化的聚落和可能存
在的都城。

这是一个艰苦曲折的历程。幸
运的是，考古人员在遗址东部上蒜
镇一小附近的探方中，陆续发现了
城墙、建筑、瓦当、封泥和简牍等
遗存。
    在遗址的核心区南部，考古人
员探测到汉代到魏晋时期连续叠压
的城墙。城墙北面有一条由绳纹瓦
片、碎螺壳和小石子多层铺设的道
路，路面宽处达 12 米，窄处有 4 米，
路两侧的排水路沟清晰可见。土层
中间有散落的螺栓、盖弓帽、铜箭

镞等车马器及兵器——或许是废弃
后被用作了筑路材料，车辙印清晰
可辨。这条东西向主干道连接城内
外，经多次铺垫而成，可以想见这
里一度车水马龙。

道 路 北 侧 的 高 台 建 筑 基 址 面
积 达 1400 余 平 方 米 ， 上 下 两 层 黄
土 层 中 夹 裹 着 螺 壳 层 。 螺 壳 尾 部
被 敲 碎 ， 说 明 螺 肉 已 被 食 用 ， 螺
壳 既 能 加 固 墙 面 ， 又 能 渗 水 防
潮 ， 这 是 古 滇 人 就 地 取 材 的 筑 造
智 慧 。

柱 础 石 与 密 集 的 柱 洞 等 ， 勾
勒出高台建筑的轮廓，遗址内出土
的多件瓦当，印证这里是高等级官
署 所 在 地 。 带 有 “ 益 州 ”“ 长 乐 ”
字样的瓦当让考古人员大为惊喜，
为最终确认河泊所遗址即为汉代益
州 郡 的 郡 治 所 在 地 提 供 了 关 键 实
证。另有一件瓦当标明“永元三年
官当”，印证了此地建筑的官署性
质 。 永 元 三 年 即 公 元 91 年 ， 这 一
年，一批官窑瓦当嵌入益州郡的建
筑中，也嵌入了历史。

最令人震撼的是，在靠近河泊
所遗址发掘区的河道、灰坑和水井
中，陆续出土了 2300 余枚官方封泥
和 5 万多片简牍，其中有字简牍达
1.5 万多片。封泥和部分简牍有焚烧
痕迹，封泥经焚烧后陶化，简牍长
期处于饱水状态，这也使得它们得
以保存下来。

封泥主要是用泥团施印封缄简
牍以防私拆，盛行于秦汉，至魏晋
纸兴而逐渐退出历史。最让人惊喜
的莫过于“滇国相印”“滇王相印”
封泥的发现，这表明汉王朝在古滇
国故地设益州郡时，保留“滇国”

“滇王”称号，还任命“滇相”辅助
治理。“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
等封泥的发现，又进一步说明汉王
朝在此地“因俗而治”，体现了汉王
朝在边疆地区实行羁縻治理的政治
智慧。

简牍也透露出极为丰富的信息。
纪年简牍中，可辨识的年号从始元四
年 （公 元 前 83 年） 至 建 安 二 十 年

（公元 215 年），时间跨度近 300 年。
1.5 万多片有字简牍中，有文告、往
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书信、典
籍等，内容涉及职官、赋役、司法、
交通、邮传等，成为研究汉代边疆政
区 建 制 、 职 官 制 度 等 问 题 的 重 要
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汉朝在“益州
郡”建立了邮传制度。有件文书的
封检题写着“滇池以亭行”。相关
研究表明，这是秦汉时期封检题署
的常见格式，“滇池”指文书发送
目的地为“滇池县”，“以亭行”指
按亭传递 （大致十里设一亭）。还
有一件文书的封检题写“益州太守
府以邮行”，指文书发送目的地为
益州太守府，通邮方式是较为紧急
和长途的传递方式“以邮行”。

伴 随 着 中 央 王 朝 制 度 而 来 的 ，
还有文化思想。写着“季氏旅于”
和 “ 能 救 与 对 曰 不 ” 的 残 简 ， 与

《论语·八佾》 的内容相吻合。专
家认为，简牍虽然信息量不多，但
意义重大，表明儒家经典已在这里
传播。

简牍中有一封信颇为珍贵，充
满温度，折射出古人间的情谊。“春
时不和，愿强进酒食，近衣，慎察
左右”，这是富紃写给青、平、子
林、文先等人的信，开头告知友人，

“春天来到，天气忽冷忽热，希望你
们勉力多加餐饭、多饮米酒…… ”
这封信的款式、用语与湖南里耶秦
简和西北汉简中的书信有相似之处，
虽然琐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关切。

正如专家所说，河泊所遗址的发
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
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
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
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
一个缩影。

封泥沉默，简牍不言，却互为表

里，共同诉说着古滇国都邑和益州郡
郡治的“一址双城”故事，刻画着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轨迹。

    拼出古滇国和益州郡的
轮廓

石寨山遗址位于昆明晋宁，这里
曾是滇池盆地东南岸最肥沃的湖滨冲
积平原。东晋常璩 《华阳国志·南中
志》 载，滇国有“盐池田渔之饶，金
银畜产之富”，是个富庶之地。《史
记》 载，滇国虽小，但很受汉武帝重
视，所谓“滇小邑，最宠焉”。这一
方面有使者“盛言滇大国，足事亲
附”，引起天子注意之故，另一方面
也 融 合 着 汉 武 帝 经 略 西 南 的 政 治
智慧。

随着历史的推进，滇王黯然退
场，滇人或迁徙或融入其他部族，档
案也渐渐散佚。那些建造在滇池沿岸
台地上的都城因滇池水位升高，也渐
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试想一个场景，当年，档案小吏
负责处理滇国和益州郡这批“过期”
的官方档案。他选择了城内的坑窖和
水井。一捆捆木简扑簌簌投入水中；
又一捆捆木简投入燃烧的灰坑，发出
毕毕剥剥的声音。
    2025 年 ，我 曾 几 次 来 到 晋 宁 石
寨山—河泊所遗址，在历史的灰坑
和河道中寻找远去的古滇国。感谢
当 年 多 少 有 些 潦 草 敷 衍 的 档 案 小
吏，多少年后，人们才有机会发现这
些深埋地下的简牍封泥残片。古滇
国和益州郡由此拼出轮廓，那些在
时 间 的 褶 皱 中 隐 没 的 历 史 ，逐 渐
呈现。

从河泊所遗址向北望去，石寨山
墓地青草茂盛，那里安睡着一代代滇
王和他的臣属。滇池南岸不远处的牛
恋小渔村，赶上夏天的话，成片的紫
色马鞭草会迎风摇摆。这时候，如果
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远眺，恰好会看
到夕阳下的滇池和西山群峰，沉静而
壮美。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本文
亦有贡献）

本版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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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月，第三届中国考
古学大会公布“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入选。

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为战国至汉
代古滇国墓葬遗址群。石寨山古墓
群出土的“滇王之印”，与司马迁
《史记·西南夷列传》 的记载相对
应，大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
器因“滇王之印”的出土，而有明
确的属性。青铜器上的人物雕像，
包括在青铜扣饰和贮贝器上的人物
形象，为族群辨识和了解滇的民族
构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青
铜贮贝器上所表现的祭祀、战争、
狩猎、播种、上仓、纳贡等反映社
会生产、生活和对外交往的方方面
面，为了解石寨山文化和古滇国历

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2014年启动的石寨山古墓群大

遗址考古工作，实现了石寨山文化
聚落遗址考古的重大突破。在石寨
山山脚下的冲积平原地区，发现了
以台地和相间排列的水系构成的遗
址群——河泊所遗址群。

河泊所遗址是商周至汉晋时期
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近年来，河
泊所遗址考古工作迎来重大突破，
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探寻古滇国与汉
代益州郡的历史提供了关键证据，
揭示了西南边疆从多元到一体的发
展历程。2025年 4月，云南晋宁河
泊所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河泊所遗址位置图。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官印封泥。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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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滇国相印”“滇王相印”封泥。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益州瓦当。

延伸阅读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进行清理发掘工作。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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